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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一個被徵召斬首的女子，稀里糊塗地成了劊子手）



等待著的女人們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



她們有的還披著婚紗，似乎剛剛從婚宴上趕來，有的身著舞會的晚禮服或是性感的吊帶短裙，有的則穿著正規的OL職業套裝，看起來像是剛下班來不及換衣服，或者乾脆就是在上班期間接到了徵召通知。



環視著她們，我輕輕嘆了口氣，穿著紅色T恤和運動短褲的我在這一群人中真是格格不入，好吧，作為一個失業半年多的大學生，這一套已經算是最拿得出手的衣服了。



不過，我還是有理由感到羞愧，也許我這種無所事事的女生，被政府徵召才真的算是不浪費社會資源吧。



接待桌前的女人只穿了一件三點式，運動胸罩下豐滿的乳房頗為誘人，但更吸引人的是藍色的罩杯上印著「代理員」三字，女人留著男孩式的大兵頭，認真地檢查著我們的文件。



她一邊熟練地用手持式掃瞄儀檢測著每個女人的死刑通知書，一邊頭也不抬地說著：「預備室往左邊走。」



然而，在掃瞄到我的通知時，她忽然停了一下，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快速說道：「請到右邊大廳，最後一間110室報到。」



在110室，一位中年婦女走到我面前，我有些不安地看著她的胸罩上寫著的「高級代理員」字樣。



她看上去很和藹，頭髮也不像門口的那個女接待員短得可怕，而是梳成一個職業婦女的幹練短髻，光潔的前額上只有幾根細柔的髮絲。



她遞給我一個塑料包。



「給你這個，你現在成為我們中的一員了。」



「呃‧‧‧‧‧‧我想‧‧‧‧‧‧我只是過來接受砍頭的‧‧‧‧‧‧」



「別懷疑，孩子，現在這兒的劊子手都在罷工，相信我，我們一定會共事愉快，你只要按要求去做就好，現在換衣服吧。」



塑料包裡是一件同樣印著「代理員」的藍色乳罩，一條男士運動短褲，一雙黑色的男女通用型繫帶涼鞋，鞋跟是橡膠的，鞋帶是尼龍的，醜得要死，不過穿起來還算舒適。



我一穿好衣服，就被領到另一個房間，這兒已經有4個像我一樣打扮的代理員等待著，同時，牆邊還站在一排穿著另一種制服的女人。



她們的年紀各有不同，大約在18歲到27、8歲，不過看起來身材都不錯，苗條性感的嬌軀上都套著一件白色的連體泳裝，上面也同樣印著「死刑」兩個大字！字母就寫在她們的胸部位置，隨著女人們略顯緊張的呼吸起伏著。



我有些嫉妒地看著女人們的性感泳裝，高分叉的設計讓她們修長筆直的大腿顯得分外性感可人，緊繃的彈力材質讓每個人的胸部都變得豐滿挺拔，纖細的吊帶勒過她們的白皙的香肩，有意無意地突出圓潤的玉臂、纖長的玉頸、兩條精緻的鎖骨以及胸口以上的大片雪膩。



最令我吃味的是每個女子的蓮足包裹在一雙極為性感的金屬高跟鞋裡，這個款式是今年最流行的，纖巧的足弓被精心設計的鞋形拉成一個誘惑的弓形，乙烯材質的繫帶蛇一般地沿著小腿蜿蜒而上，更凸顯美人們的腿型如兩根玉柱般細長可愛。



除此之外，房間的中部聳立著一座銀光閃閃的不銹鋼製斷頭機！



一個泳裝女子走到我面前，熱情地握著我的手，她看起來只有20出頭，但神情顯得十分老道。



「嗨！我叫傑奎琳，你叫什麼名字。」



「黛娜。」



「你看起來有點緊張，黛娜。」她微笑著說。



「我過去從未使用過斷頭機。」我承認地點點頭。



「我之前也沒有被砍過頭，不過我還是樂意告訴你怎麼用它來處理我。」



她熱心地走到斷頭機邊，讓我有些意外，這裡的每個女子都像我一樣幻想著被斬首麼？



「她是上周的代理員‧‧‧‧‧‧」一位臨時同事悄悄地附在我耳邊說，我這才恍然大悟。



「這條纜繩的末端有一塊磁石，磁石下吸著一口鍘刀，拉動纜繩升起鍘刀，當刀片到達機器的頂端時，它會自動與磁石分離，然後墜下，從這個卡頸口前斬落——當然現在這裡沒有脖子。」



傑奎琳在斷頭機前比劃著，臉上始終帶著笑意。



「斬首以後，屍體是這樣處理的。」她站在斷頭機邊上的控制面板前按動了一個按鈕，天花板上在一陣嗡嗡聲中降下一大塊電磁鐵。



「我們穿的這雙高跟鞋可不只是用來好看的。」她優雅地抬起一條美腿，指著高高的鞋跟說。



「高跟可以避免我們在侯斬時因一時驚慌而亂跑，高跟下也鑲嵌了特製的金屬。



這樣我被砍頭以後，電磁鐵將可以吸住鞋跟，讓屍體的雙腿自動抬起，然後倒吊起來移到屠宰分割室。



接著天花板上另一塊電磁鐵會落下，你可以維持生產線源源不停。



還有其他問題麼？」



我們幾個代理員和女死刑犯們一起搖頭。



「很好，大部分情況下這都是非常簡單的。」傑奎琳笑瞇瞇地說。



「我們大多數人都會順從規則，盡量讓一切保持順暢，但有時也有個別女犯會歇斯底里，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別害怕，讓其他死刑女犯過來幫忙就好。



黛娜，現在向我展示一下你已經學會了。」到了最後，她冷靜地從代理員的角色又轉換成死刑犯的身份。



「你想要我真的殺了你？」我猶豫地問道。



「這不是我想不想的問題，你不但要殺我的頭，還要把這裡的女犯全部處決。」



我點點頭，笨拙地升起斷頭機卡頸口的上擋板，傑奎琳仍然站在一邊。



「你是我的劊子手，得學會自己掌控一切。」她依然微笑著。



我命令她轉身，然後用塑料繫帶將她的手腕反綁在背後。



「‧‧‧‧‧‧你‧‧‧‧‧‧該跪下了。」我盡量讓自己的聲音顯得威嚴一些。



「跪下！」



傑奎琳毫不猶豫地走到斷頭機前，乾脆地跪在了刑台上，接著，不用我吩咐，將她雪白纖細的脖子伸進了卡頸口，我隨即放下擋板，傑奎琳的頭就被牢固地鎖死在鍘刀下了。



我輕輕一拉纜繩，在電機的絲絲聲中，鋒利的鍘刀緩慢卻堅定地升到了斷頭機的頂端，然後隨著「啪」的一聲輕響，沉重的刀頭與磁石分離，隨著滑軌嗖嗖地墜落下來。



還沒等到我反應過來，「匡嚓」一聲，傑奎琳梳著馬尾的金髮首級消失在斷頭機的前方，落在了不銹鋼的首級桶裡，斷頭機後方，無頭女屍立即頹然跪趴在了刑台上。



她肩膀頂住地板，鮮血噗嗤噗嗤地射在白色的馬賽克瓷磚上，被綁在背後的雙手擱在渾圓的臀瓣上，細長的手指無意識地痙攣著，兩條修長的美腿交錯蹬動，活像被宰好了母雞——



她確實也只是一隻被宰殺的雞罷了，直到快兩分鐘之後才安靜下來。



我向鋼桶裡瞥了一眼，傑奎琳被砍下的頭顱側臉朝上，她的臉色已經十分蒼白，臉頰和下巴上濺了不少血點，小嘴微張，眼睛瞇著，金髮的馬尾辮亂蓬蓬地散落在桶裡，女孩斷頸部的鮮血還在慢慢地流出，將半條被切斷的玉頸和金髮漸漸浸得殷紅。



不久之後，還會有更多的腦袋掉進來，我遐想著，降下了電磁鐵，傑奎琳的無頭屍體如同復活了一般，自動地抬起了兩條美腿，向天伸直——



老實說，這個情景有些詭異，在強大的磁吸力下，無頭女屍忽然往上一竄，兩隻高跟鞋就牢牢地連在了磁鐵上，隨著電磁鐵的慢慢上升，女屍被穩穩地升起來了。



「輪到我了！」我回頭望去，另一位代理員有些躍躍欲試，她拉過一個泳裝女死囚，後者的臉上雖然是微笑著，卻是臉色蒼白，渾身有些發抖。



「嗯，你能先把這裡清洗一下麼？」



「當然。」她大包大攬地拉過水管，開始沖洗刑台上的血跡，很快就把我們全身弄得濕濕的，我現在總算明白，為啥大家都要穿著防水的服裝了。



這時，那位高級代理員走進了房間。



「你們誰已經有實際操作經驗了？」



我舉起了手。



「很好，現在跟我去2號斬首線，你們剩下的幾個好好幹，每人砍掉一個腦袋以後也過來找我。」



我現在也是劊子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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